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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海洋文化的人，來到恆春鎮山海漁港免不了來拜

訪蔡文進船長。

蔡船長應是目前碩果僅存，擔任過捕鯨船鏢手與捕鯨

船船長的老海人，可說是臺灣捕鯨歷史、海洋文化的國

寶、「活化石」。

坐在開著雜貨店的自家騎樓，八十幾歲的蔡船長笑著

說，幾年前，海洋大學的研究生來探訪他，就在屋簷下

席地而坐，一、二十個人坐滿滿的。現在，不知道是不

是禁止捕鯨了，已經好久都沒有再來。

日治時期捕鯨基地設在南灣（今恆春鎮南灣里，即

核三廠旁的南灣海水浴場），戰後捕鯨基地則在香蕉灣

（今恆春鎮鵝鑾里，墾丁大街沿臺26號省道南下約四公

里）。為何選在南灣和香蕉灣？蔡船長也說不出所以

然。而會找上蔡船長，則是因為他是當時方圓三十里唯

一有執照的船長。對！你的反應可能和我乍聽之下的反

應相同：甘（哪）有可能？蔡船長解釋，戰後初期政府

並未強制規定出船需船長證之類的執照，相關規定出爐

後，蔡船長是在地第一位遠赴淡水、基隆受訓的漁民。

蔡船長不無驕傲地說，他可是有兩千噸級船長的資格

哩！

八十幾歲的蔡文進船長仍十分健朗

小小的香蕉灣現在已是遊人多於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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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蔡船長在捕鯨船只是擔任助理鏢手，捕鯨會

社（公司）的政策原是希望培植在地技術人員來降低人

事成本；但是日本籍鏢手並不想傾囊相授，原因也很單

純，剛好和會社立場相反，若不再有利用價值，就會被

資遣回國。蔡船長就在這兩股利益相互矛盾、衝突的力

場夾縫間，學習鏢手的工作。

人生的變化，就像海洋一樣深不可測。

見習了幾個月後，會社方面希望蔡船長能試試發射捕

鯨鏢，正牌鏢手倒也十分慷慨地讓出鏢手的位置，只是

男主角卻心虛得可以―因為正鏢手從沒正式地授過一

堂課啊！

蔡船長說，他在見習鏢鯨時，看到標準的射鯨距離大

約是「兩隻電火桿」的間距，可是鏢手交給他時，卻是

超過兩倍的距離，他瞄著瞄著，總是沒有把握出手，但

是日本籍的正鏢手又不斷地催促著，他的眼睛就在鏢頭

和鯨魚間不斷逡巡。船隻跟著鯨魚一段時間後，他隱約

感到身後整艘船似乎在正鏢手不間息的催促聲中一點一

點地騷動起來。

就在那電光石火的萬分之一秒，蔡船長發出他人生

的第一隻鏢槍，而且有如神助般地竟不偏不倚地正中鯨

頭，旁邊的正鏢手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它就

是發生了！

時隔半世紀以上，蔡船長還是間夾日語、得意地對我

述說著那段歷史：那次航期，正鏢手十發八中，他則是

二發二中―命中率80%與100%的比賽。

還有一次，捕鯨船在琉球北面海域發現了一群海尫，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獵捕到了七隻，正想回航拖往母港

時，發現竟有三隻鯨魚不見！捕鯨船當下在獵場四處

搜尋，船長也同時回報公司，公司再通知各港口漁會。

「那麼大一隻海尫，哪有可能會不見？」蔡船長一副嘲

笑的表情。後來追到一艘東港籍漁船，要回第五隻，

「另外兩隻在東港發現，（是）琉球籍的漁船仔拖過去

的，還未進港就被攔下來，海尫上面還有阮公司的鏢

頭，伊要怎麼辯解？當然得還給我們啊！」這是不是叫

「人贓俱獲」？只是這贓物未免也大得嚇人了！

我問蔡船長，捕獲的鯨魚是否就近在香蕉灣處理、

加工。他肯定地點點頭，告訴我：通常捕獲鯨魚，捕鯨

船會立即回航，回香蕉灣外淀錨後，隨即將卸下的鯨

魚以鍊帶拉進香蕉灣岸上工廠內處理：切鯨肉、熬鯨

油……，所有成品都送到外地（以日本為大宗）銷售。

我追問蔡船長，恆春在地人會不會去買鯨肉食用？他說

不會，因為鯨肉不好吃，不合臺灣人的口味―捕鯨公

司曾送他幾罐鯨魚罐頭，真的不好吃！但是若全外銷，

臺26線早期可並不像現在這麼好走，遲至1960年代都還

未舖柏油，從香蕉灣若走陸路到高雄港，恐怕曠日廢

時，而且當時應該也還未發展出普遍的冷凍運輸，如何

運送？可惜我向蔡船長求證這件事時，蔡船長也不甚了

了―蔡船長說，當時鯨肉切割下來，就放進一個一個

像他家騎樓大小的櫃子，櫃子裡放滿冰塊，至於如何運

送到主要消費市場，蔡船長仍是一副笑笑的表情說：

「他們自然有辦法啦。」

蔡船長另外講了一段可能是我們這一代禁獵鯨豚的人

永遠不會知道的事：

海尫、海豬肉真「熱」！他說，如果同時把一塊旗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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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海豬／海尫肉，放在大小相同、裝滿冰塊的冰櫃內，結

果旗魚的這邊冰塊還一堆，海豬／海尫這邊的冰塊卻早融

化光了。真是神奇！如果用科學的角度，大概另有一番解

釋，但是漁民就是可以用中醫裡的「熱」來解釋。

蔡船長還說，由於捕鯨公司老闆就是圓山飯店的老

闆，政商關係良好，民國五十幾年，老蔣南下墾丁時，

還曾來香蕉灣視察，甚至與蔡船長合照。「伊（老蔣）

人還未到，就一堆憲兵、警察來檢查，憲兵牽一隻狗

仔―很大隻的那種德國狼犬，四處聞四處找，一個

（人）一個（人）檢查，狗跑來跑去，牽狗的那個憲兵

就跟來跟去，真真正正的『有狗累』！都檢查完之後，

從伊的車門邊舖一條紅地毯，有夠長，一直舖到工廠

內，伊下車後，就問那隻海尫誰抓的？他們（公司同

仁）就把我推去前面，伊（老蔣）先和我握手，問我海

尫在哪抓的？按怎抓的？……落尾又和我照相。伊穿一

件很大的披風，就像是在相片看到的那一種。」蔡船長

談到這段往事，笑得合不攏嘴，彷彿仍是昨日。

在那個極度威權的時代，這件事對恆春這種海隅偏

鄉，應該是件大事吧！我問相片還在不在，我原以為蔡

船長會把它裱框起來，當成傳家寶，畢竟是十分特別的

經驗啊。結果蔡船長笑得靦腆說，搬了幾次家後，前幾

年研究生要看時就找不到了。

2012年的今天回顧臺灣捕鯨業的點點滴滴，確實有人

面桃花的感觸，尤其在讀過廖鴻基的《海洋遊俠．大魚

來過》之後。

在那篇文章，廖鴻基先是描寫他到夏威夷賞鯨的經

驗，再反思恆春曾有的鯨豚資源。廖鴻基說：據推估，

恆春「曾經有好幾個大翅鯨（座頭鯨）家族選擇這個海

域是牠們秋冬季節的休息場及繁殖場」及數量可觀的長

住型海豚，過境型的鯨豚更是常見。但就在日治時期與

戰後1960、70年代的短暫捕鯨業殺雞取卵式截殺下，目

前恆春乃至全臺已無長住型的大型鯨，就連小型海豚也

常是可遇而不可求。他感慨，若沒有這段灰暗捕鯨史，

恆春十分有可能發展出像夏威夷般一年一度的賞鯨季。

逝者已矣― 2012年的我們，當然沒有資格去抨擊

前人為了生存（貪婪？）而做出與大自然拚搏的種種行

逕，因為沒有他們就沒有我們；我們只能不斷地藉前人

的經驗來修正我們的行為―來者可追。

蔡船長代表的，是一個遠逝的時代。當最後一位捕鯨

船長也凋零時，那個遠逝的時代，也終將落幕變成歷史

―願人們能從那段歷史學到一點東西。

花蓮賞鯨船所見多為小型鯨：海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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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是相對於「前」，所以當初後壁湖之名，就是

源於恆春城的中心地位而成為「後面」（後壁）的邊緣

位置。

後壁湖漁港是臺灣本島最南端的漁港，由於天然形勢

佳，附近又有寒暖流交會所形成的豐富漁場，再加上貓

鼻頭至鵝鑾鼻一帶因為三海匯聚，所以海象奇特，許多

漁船都會在後壁湖漁港閃風避浪，在漁業發展的早期就

是恆春一帶最重要的漁港。

但在1978年興建核三廠時，後壁湖漁港被劃為輻射

安全低密度人口管制區，限制了本港漁業活動與港區建

設的相關發展。幸好建廠期間，蔣經國總統多次南下訪

視，指示後壁湖漁港應仍保留給漁民使用，於是有了第

一次的轉折。

1984年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成立，後壁湖漁港也在公

園規劃範圍內，1990年代配合國家發展遊艇的政策，後

壁湖漁港雀屏中選為南部遊艇碼頭，是第二次的轉折。

後壁湖漁港就是這樣一個集傳統、現代、商業、保

育、漁船、遊艇於一身的港口。

走進後壁湖漁港，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恆春區漁會新大

樓，近年來由於積極變身，一樓商場已經成了饕客品嚐

海鮮美食的熱點，每每引來美食節目的採訪。大樓左側

一百米處有一現代化建築，原供「恆春―蘭嶼」航線的

候船室及商品店使用，但現已挪至港區右半邊，偌大的

建築僅賸墾管處後壁湖管理站一隅和公廁偶有人跡。

在兩棟現代建築之間的，是一宇小廟鎮靈宮。鎮靈

宮主祀水仙王公，旁祀關聖帝君和書著「滿儎盈歸」牌

座，座前則置放一艘王船模型。水仙王公即屈原，屈原

於西元前278年抱石投江而死，後人感於屈原的忠貞，除

了傳為端午佳話外，也將他奉為水神之一。隨著時代的

推演，水仙王公的轄區竟從內陸水域過海來臺，掌理後

壁湖的海域靖寧。鎮靈宮的正門對聯：

水仙鎮守萬年興／王公巡狩船滿儎

入殿後中座楹聯是：

水中龍蛟鎮魚蝦水族／僊山境主被蒼生萬民

接著兩側楹聯則是：

後壁湖遊艇港。搭配遠方台電風力

發電風車為背景，頗有另番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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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上肝照忠心照日月／原忠無私為民萬古愁

如果我們反過順序來讀，正是從屈原到水仙王公、從

為國社稷的忠臣到為苦民瘼的神祇的過程，所以當我們

讀到最側端楹聯時，感慨更深、更真：

湘潭溢靈鱟伴千儎歆天護萬民

擁座中崙俯凝七星徼海不揚波

從故鄉湘潭升天再到異鄉恆春半島七星岩來護土庥

民，屈靈均真擔得起在端午之外，終年受此地的黎民香

火供拜。

小小的鎮靈宮，雖然僅一個樓層，且佔地不廣、建築

風格素樸，但是卻是後壁湖漁港港區唯一的信仰神宇，

黃瓦燕尾夾在商業、觀光為導向的漁會新大樓和後壁湖

管理站間，更顯得靜宓肅穆。

沿著港區左側的遊艇港走，可以走到墾丁國家公園警

察隊與港檢所，再過去就是港口嘴，只有在地人才會攀

過短牆走到海堤盡頭，享擁海天一色的美景。白色港口

堤防左側是一片一、兩公里寬的裙礁潮間帶，在此秘境

戲水踏浪、觀察潮間帶生態都是一絕！

鎮靈宮內的小王船

小而精巧的鎮靈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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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右側是漁港，停滿大小不一的船筏，也是恆春半

島唯一能泊二十噸級以上漁船的漁港。右側盡頭，是玻

璃遊艇的售票、乘船處，再過去，一處正在大興土木的

工地，未來或許是展覽館、是旅遊（購物）中心，或是

飯店旅館，正宣示著後壁湖的未來不僅僅是船艇進出的

港口，也是旅人遊客、商品金錢流動的港口。

在後壁湖遊艇港的上方，是臺電南展館，展示著電力

的各項資訊，最吸引遊客的除了免費冷氣外，就是免費

的3D電影，內容不盡然與電力有關，算得上是生動活

潑。但更吸引我的是入口處的幾缸熱帶魚，要侍候這幾

條小魚可不簡單，從棲地、水溫、水質都得嚴格控制。

漁港的南方約一公里處是核三廠的排水口，這裡原是

珊瑚生態極佳的地方，由於核三廠興建時的時空背景，

未能考慮到珊瑚生態，所以讓水溫高過附近海域的核電

廠降溫水排放在此處。儘管臺電單方面一再強調排放水

並未影響周邊海域生態，但是從肉眼觀察，排放水的顏

色和周邊海域完全不同，怎麼可能沒有影響？長期在墾

管處任職的杜虹在《比南方更南》說：

滿天星斗晶燦，照耀著堤外的珊瑚海洋，也照耀著堤

內滾滾奔流的熱廢水。這是一個令人心痛卻只能徒嘆無

奈的畫面。核電廠的出水口，正巧是臺灣珊瑚生長最好

的區段，於是，學者、保育人員與從事海域潛水活動的

遊客，只好不斷地在出水口附近泅游。

不過，正因為顏色差異，形成特殊景觀，仍引來許多

遊客到此一遊。

而漁會新大樓的正上方則是恆春鎮大光里的核心，舊

名大樹房的自然聚落。因應墾丁地區觀光業的盛興，大

樹房近幾年多了許許多多特色民宿，或兼營潛水，或主

打海景，總之，讓這個純樸的小村多了許多商業氣息，

也多了許多遊客和飆來飆往的車輛。

大光里從此不再只是陳達的故鄉，而是身懷後壁湖漁

港這顆明珠的行政區；而後壁湖也不再只是向水仙王公

祝禱滿儎盈歸的漁港。後壁湖漁港已經擁有許多身分：

漁港、遊艇港、玻璃船、墾丁蘭嶼交通船、潛水天堂、

核三廠……，住在這美麗與哀愁交織的後壁湖漁港，水

仙王公屈原，您要指引您的子民往哪個方向前進呢？

恆春區漁會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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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僊王公伸了伸懶腰，昨天就為了調停觀林寺和金鳳

寺的老問題，擔擱平常的就寢時間。

這年頭，想睡個好覺都難。

水僊王公探頭出殿外，看看日頭位置也該有辰時了，

雖然不算晚，但多數的漁民不是早就入港，就是早就出

港；廟祝拈過的晨香裊裊，他應該剛離開不久，水僊王

公知道一直要到傍晚，廟祝和幾位在地漁民才會再出

現，除此之外，若有訪客，就是幾位誤闖的遊人了。

多年來，水僊王公早已養成一定的生活作息，如果

不是昨天的突發狀況，他的作息還是保持一成不變的習

慣。說是突發狀況，其實也是多年老問題―上頭大樹

房觀林寺、金鳳寺兩戶老鄰居總是為了地盤、為了名

從鎮靈宮神龕向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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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為了拉拉雜雜的小事，得找個和事佬調停，這附

近，論資排輩，也只他夠格出來講講話，雖然如此，這

又干他什麼事呢？水僊王公搖搖頭地想著。 

多年來，水僊王公早已養成在日出之前起床，聆聽

出港前的漁民的心聲禱語。他喜歡聽這些底層庶民的祈

禱，沒有什麼多崇高多遠大的抱負，多半就是豐漁、平

安的請求，最最麻煩的，也不過是家裡誰誰誰生病或運

事不順，希望水僊王公能保祐賜福。小事嘛！和瘟王爺

聊聊、和太歲談談，攀攀交情拉拉關係，能幫的幫；如

果命當此劫，真的是誰也救不了啊！幾年前幾個潛水客

在七星岩出了事，整掛的家屬一起跪倒廟埕祭禱，這種

事真是少遇為妙。

當然，神是愈靈驗，香火就愈旺盛；不過，若要求輝

煌、求富貴，他屈靈均也不會成為水僊王公，更不會有

五日節（端午節）的盛典。

在這南方小港平淡度日

的規律生活，他不懂為什麼

好不容易修行成仙成神了，

還要去爭一點點名份、爭一

點點排位或一點點俗世凡界

的香火。不過，他也了解就

是有人喜歡被簇擁的感覺。

昨天，老土氣喘吁吁地

跑來說：「又吵起來了！又

吵起來了！」他一時間還沒

弄清楚，老土就拉著他往上

頭走，一路叨叨絮絮地說著

這次紛爭的起因：「去年底，不是有位上頭（大樹房）

遷居在外、事業有成的子裔回來尋根祭祖嗎？」

這事他知道：「聽說是上一輩去了南洋經商，事業有

成。往生前，一再叮囑小孩一定得帶他的香灰回來看看

親朋好友。」

「就是這樁！」老土說：「這不是好事嗎？但祭完祖

墳，老鄉想再為角頭公廟添添香油錢時，南北兩邊的鄉

親又為了哪邊是正統公廟吵了起來，讓老鄉看了笑話！

連忙留下一筆香油錢，委請族裡長老自行主持發落。

唉，這……怎麼發落？從過完年吵到過完中秋了，結果

都還沒個影……。」

水僊王公頓了頓腳步，他到這時算是抓住了爭議脈

絡，追上老土說：「前陣子五日節時，金鳳觀音、觀林

觀音和你們幾個好朋友來我這兒喝五日節酒時，好像還

沒問題啊。」

「哎呀，沒到最後，誰會先撕破臉？當然是客客氣

氣的啊！」一小段路，因為都是陡坡，走得老土氣喘吁

吁。他說：「說來真的也沒什麼大事，凡界的香油錢咱

們又用不上，頂頂多幫咱們修修屋宇、描描金漆，難不

成還能拿來吃？可這兩邊的心結本來就不是香油錢的問

題，只是因為香油錢再次挑起。」 

水僊王公點點頭。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講起來，

觀林寺和金鳳寺的恩怨情仇，也絕不是只因這件事；這

件事只是筍綠，好料的都還在土裡哩！

大概兩百年前，大樹房的開臺祖吳家兄弟初渡上岸

時，未諳水性的他們，在經歷過黑水溝的驚濤駭浪後，

除了感謝公媽保庇外，就是感恩隨身的觀音媽香灰庇

七星岩潛水客遇難求

助鎮靈宮的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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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從此，觀音媽成了大樹房這角頭世代黎庶唯一的守

護神。和其他神祇一樣，大樹房的觀音媽一開始也是暫

厝吳宅大廳，等角頭眾信行有餘力時，才降旨建廟。

大概在1930年大樹房的觀音媽宮首次建廟，名「西天

寺」。只是西天寺擇地不佳，除了座落在眾墳之間並與

萬應公比鄰，陰氣過重外，廟地狹仄，遇慶典大祭、進

香禮拜，場地每每不敷使用，於是有志之士就順勢倡議

遷建，即今金鳳寺。不料入廟安座不久，竟發生神像被

偷的怪事，後來雖經神諭，掌握神像去向，但地方上卻

從此流傳金鳳寺穴脈年限已屆的傳聞，三度遷廟之議隨

之而起。這次觀音媽選擇的廟地，竟又回到最初落腳的

吳家祖厝，就是現在的觀林寺。

南北兩間南海觀音寺，系出同源，

如果大樹房的南北信眾能各依所好，

各信其神，也不相妨礙―就像臺灣

各地算算也不下上百座媽祖宮、上千

尊金身，三月一到，也就不管東西

南北，一起瘋起媽祖風了。但如果事

涉「正統」的血緣問題，大家就敏感

了。媽祖有大媽、二媽、三媽之分；

有大甲媽、北港媽、新港媽……之

別，好的時候大家不分彼此，吵起來

時可就老死不相往來了。

金鳳寺倚仗的是較早興建，觀林寺

則說自己才是觀音媽最早落腳處，講

起「正統」來，也各有依憑，也都言

之成理。

這事有點像是兄弟分產，外人就算是族中長老、地

方仕紳全無置喙的餘地。所以四十年來，儘管周邊鄰近

的好朋友們，包括水僊王公都介入調停，但總沒有個全

美之策。四十年前爭議初起時，最嚴重還發生過集體械

鬥的情事！二十幾年前，大樹房、大堀尾（今日行政區

皆屬大光里）人口外流嚴重，這事好像也就停息了一陣

子；隨著恆春半島觀光風吹到後壁湖港，大光里又慢慢

熱鬧了起來，這事竟也死灰復燃般地拿出來討論。水僊

王公想：如果沒有南洋子裔回鄉添捐當導火線，這場爭

議也是早晚會發生。

先到觀林寺，尋不著觀林觀音，兩人連忙再往北走，

來到觀林寺與金鳳寺中間的大光里活動中心，就看到兩

座落在大光國小門前的金鳳寺

觀林寺前石刻的沿革誌，細說著金鳳、

觀林兩寺間的轇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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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對峙的人馬。觀林觀音在南，金鳳觀音在北，兩人似

乎漠不關心地看著這群一觸即發的人群。

水僊王公先到觀林觀音旁，說：「觀音大士，這是怎

麼回事？」

觀林觀音點頭致意後，回道：「一群刁民，教訓教訓

就好，不妨事。」

水僊王公說：「神有神智，容易控制，就怕凡人失去

理智就難以控制。」

「只要對方不鬧事，我這邊自有我控著！」

水僊王公點點頭說：「給我點時間過去那邊說說。」

水僊王公跨過人群，來到金鳳觀音旁，說了同樣的

話，拉著南北兩個觀音湊在一起把話說開。

水僊王公說：「咱們神格，全由人群的共同意志而形

成，像我屈原，和臺灣有什麼關係？就只是當初一群漁

人希望我來庇護這一方水土，我就來了。今日，咱們也

好不容易有了一群信仰我們、敬仰我們的信徒，有必要

為了點小事，讓他們相互鬥毆致死致殘嗎？」

看兩個觀音不吭聲，水僊王公接著說：「不如就五五

分帳……」

話還沒說完，急性的金鳳觀音就搶了話頭：「這不是

香油錢的問題，而是孰先孰後的原則問題！事情總有個

先來後到，我金鳳寺本來就早於觀林寺，憑什麼他們說

他們是正統？」

觀林觀音接著說：「就是一句『先來後到』！咱們大

樹房最早的落腳處在哪？不就是他們吳家大宅？觀林寺

只是把大宅改建成大廟罷了，哪裡晚了你金鳳寺？」

金鳳觀音說：「咱們說話得憑良心、憑證據。吳家大

宅的香火早就遷到西山寺，我金鳳寺可是承接著西山寺

而來。吳家大宅早賸一具空殼啦！」

觀林觀音說：「話不能這麼說……」

水僊王公知道這話題永遠沒有結束的一天，急忙插

話：「我知道，我知道。這話咱們四十年前就討論過

了，那時沒有結論，今天也沒辦法討論出個結果。」

水僊王公看看左邊的觀林觀音，又看看右邊的金鳳

觀音，看兩人不搭腔，就接著說：「您是觀音大士，您

也是觀音大士，都曾在佛前發願救人離苦，今天凡人因

一時意氣、一己私利而鼓眾械鬥，您倆怎麼能不想法調

處，反倒被拉扯進來？」

兩位觀音靜默無言。

「如果兩位能各讓一步，不如賣我老屈一個面子，

降旨給兩邊神乩，就五五分帳，或者，乾脆全數捐予國

小，提昇教學設備，讓大樹房南北的子裔都能受惠。」

水僊王公提出另一個折衷方案。

事情於是就這樣解決。等到人群散盡，已是子夜過

後。

回程路上，水僊王公好奇地問土地公說：「你會去羨

慕或嫉妒福安宮的土地爺嗎？」

土地公搖搖頭說：「一方水土一方神，車城的靖亂不

是我能干涉，何必去羨慕或嫉妒呢？」

水僊王公點點頭說：「咱們神靈，就是人群共同意志

的展現。所以求偏財的，不會來我鎮靈宮；求平安健康

的，也不會去邪神陰廟。我在想，觀林、金鳳兩位觀音

是不是就是因為這樣，所以才不能跳脫物外，反倒受世

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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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公點點點沒有搭腔，心裡想著，果真旁觀者清。

這事，究竟要不要回稟天帝？

「小事小事！」水僊王公似乎看出土地公的猶豫，

說：「犯不著為了左鄰右舍的齟齬驚動了上頭。何況這

事也不是今天才有。只希望他們的修行能更純醇，提昇

神性而減少俗性。」

但水僊王公也知道這說得比做得簡單。正因為神靈是

人群共同意志的展現，與時俱進自是難免，像早期是無

動力船筏，當岸上親人祝禱人員平安時，水僊王公可以

輕易地循氣找人，現在全改成動力船筏，找人就沒昔時

的便利、迅急；再像以前是一方水土一方神，可現在住

民流動頻繁，連土地公這在地的老資格都覺得後壁湖改

變得他幾乎抓不住節奏了。修行，難度當然也就與日俱

進。

水僊王公看著他小廟旁的漁會新大樓，近午時，遊覽

車已經一輛接著一輛把遊客送來進餐。前陣子，還有幾

位故鄉湘潭過來的遊客，興奮地在他座前拈香認親。他

想到二千多年前的故鄉：

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

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葯房；罔薜荔兮為帷，擗蕙

櫋兮既張；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屋，

繚之兮杜衡。

—〈九歌．湘夫人〉

多美的過往。從座前看向外頭，艷陽照在一汪水藍，

一艘小筏緩緩駛進加冰廠前的碼頭，赤膊著上半身的漁

民，露出久曝後的黑黝。他

笑了笑，久居異鄉成故鄉，

他喜歡中秋過後仍熾陽如夏

的南台灣，他喜歡廟前一片

故鄉絕對沒有的棋盤腳。

是啊！神靈是人群共同意

志的展現，如果鎮靈宮的水

僊王公是後壁湖一地人民對

他屈原的期待，他就該是後

壁湖的人、後壁湖的神。

水僊王公在座上伸伸懶

腰，待會打個盹，午後，廟

祝會再來拈一炷清香。

鎮靈宮前刻工古樸的石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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